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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不知不觉间到来了。我每天
散步都要拐去兔笼那边，看望道奇兔。

外面姹紫嫣红开遍，道奇兔却在
笼子里每日啃着干巴巴的干草，我就
顺手拔几棵蒲公英捎给它。小兔子
对蒲公英的花情有独钟，上来就把花
朵吃掉，然后顺着花梃儿一直啃到
头，把所有的花吃掉后，对蒲公英的
叶子却不感兴趣，尝了一两口就弃置
一边。此后我再去看小兔子，就专门
掐一把蒲公英的花带去。它蹲坐那
儿，一会儿工夫连花带梃儿就消失在
它的三瓣嘴里。

我和同事商量，把小兔子关在笼
里啃干草太不人道了，应该把它放出
来自由采食。为免受老猫的伤害，白
天放出来，晚上再抓回笼去，这样就
两全其美了。

小兔子过上了重返自然的生活。
一天下午，我正在水塘边的健身

区活动，小兔子突然从灌木丛中钻出
来，凑过来闻闻嗅嗅，想搞明白我在
干什么，然后又一蹦一跳，到一边的
草地里尝百草了。进食时，两只小短
耳像雷达一样四处转动，一声鸟叫就
能让它蹿到灌木丛里。有几株玫瑰
花刚发芽，它会去啃两口；地上的打
碗花刚长出两片叶子，它也去尝尝
鲜。最让我吃惊的是它居然喜欢吃
艾叶，艾叶的味道可是很浓烈的，我
们那儿都是用来熏蚊子。

水塘北面有一大片蒲公英花，我
想让小兔子过去吃，却不知怎么下
手。草食动物因为食物的原因，大脑
发育相对要差一些，在小兔子身上，
表现为“不听当当儿”，它要找你时悄
没声地就出现在你身边，你要是想唤
它出来，门儿都没有。不过这只小兔
子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奇。我走
到那片蒲公英花旁边，装作在观察什
么，用不了两分钟，小兔子就蹦蹦跳
跳凑过来，它想知道我在干嘛。看到
满地的蒲公英花，它不时停下来吃几
口。我发现小兔子并未因为花多而
不知珍惜，没有这咬一口那咬一口，
而是逮着一根花梃儿吃到底，也不会
把一株蒲公英的花梃儿全部吃光，最
多吃两三根，就会转到另一棵上。

刚开始几天，抓小兔子回笼还算
容易，后来它耍野喽，跑得也越来越
快，同事徒手捉不住它，找来鱼塘捞
树叶的捞网扣它。后来它学乖了，看
到同事拿着捞网，立马跑得没影儿
了。无奈，只得任由它晚上在外面过
夜。刚开始还担心它熬不过凶险的
夜晚，但第二天早上总能看到它在草
坪上蹦跳的身影。同事说别看道奇
兔样子萌，战斗力还是挺强的。门卫
曾养过两只肉食兔，只要抓着它的耳
朵或后颈，就乖乖地一动不动。后来
这两只兔子都被老猫掠走了。道奇
兔则不同，被抓住后一刻也不停止挣
扎，它的趾甲长而锋利，同事的胳膊
都差点让它划开口子。可能是这个
原因，老猫一直没有得手。

院子里我发现有两只猫，一只虎
纹猫个头不大，应该对小兔子形不成威
胁，一只老黑猫个头硕大，看起来也比
较阴险，我曾看到它趴在门垛下，目不
转睛地盯着远处的小兔子。我拾起土

块砸过去，一直撵出老远。这多少能让
它有一点忌惮，知道小兔子是有人罩着
的，想下嘴时多一点顾虑。

一天晚上我照例在院子里跑步，
跑到尽头转身，却瞅见不知什么时候
小兔子悄悄地跟在我身后。见被我
发现，小兔子像躲猫猫被发现的孩子
一样又蹦又跳，很开心的样子。我往
回跑，小兔子噌噌跑到前头，然后蹲
坐在那里等着我。陪我跑了两个来
回，它就开始耍赖了，围着我兜圈子，
弄得我眼晕，又怕踩了它，只好停下
来。它就往路边草坪上一趴，后腿伸
着，很惬意地休息。兔子是短跑好
手，不到要命关头不会长距离奔跑。
我就以小兔子为中心，左右十米二十
米地折返跑。小兔子眯着眼睛休息，
只要我不离开它的视线，它就原地不
动。休息好了，就顺着路跑一会儿，
让我撵它，累了就往路边一趴。

晚上11点半我下楼回宿舍，它又
不知从哪儿蹿出来，围着我跳，一副

“让我逮住你了”的得意模样，一直陪
我到宿舍前的土坡上，才停下脚步。
自此以后，只要我晚上跑步，不一会儿
小兔子就会从路旁钻出来陪我。我把
我们一起跑步的视频发给朋友，朋友
说，人家遛狗，你这是遛兔。朋友还
说，你能熬夜，小兔子也能熬夜，眼都
熬红了，你们正好互相陪伴。

和小兔子接触时间长了，我对它
的习性越来越了解。小兔子白天躲
在办公室旁边的竹林里，既可防猫也
可防鹰。下午五点钟左右出来活动，
早上七八点又趴起来了。晚上是小
兔最活跃的时候，早晨和傍晚也时常
可以见到它。我发现它最喜欢吃的
是花，蒲公英花没有了，打碗花遍地
开，小兔子一口气能吃十朵二十朵
花。天气热了，单位花房里的花搬到
外面来，它把仙客来啃得光秃秃只剩
一个球茎，几盆菊花的叶子也七零八
落的。我称它为“采花大盗”。

槐花盛开时，我去坡上捋槐花
吃，它也跟在我脚边，我掐了一串扔
给它，看它吃不吃。结果让我诧异，
小兔子大口大口吃着，喉咙里还发出
幸福的咕噜声。我采了一大堆给它，
差点要把它埋住了。小兔子埋头猛
吃，连我走了也假装不睬。这可能是
它最喜欢的食物吧。第二天早上我
过来，发现一大堆槐花只剩几串了，
旁边还有两摊小兔的便便，看来它是
吃撑着了。

我每天傍晚都会来撸一堆，小兔
子的记忆力算是好的，它会记着我喂
它吃槐花的地方，夜里跑过来大快朵
颐。等到槐花落尽，它还经常跑过来
捡干槐花吃。等明年槐花开放的时
候，我要多摘一些槐花给它晒干，留
着无花的日子慢慢吃。

小兔子还喜欢吃车前（黄县话叫
“车车儿”），吃之前会闻闻叶片。大
的叶片它会一口口撕着吃，小的叶片
掐下来叼在嘴里吃。车前的叶片肉
乎乎的，里面还有筋。每株车前小兔
子最多吃两三片叶子，再跑去吃另一
株，过不了多久新叶又会长出来，小
兔子会再来“临幸”。

萹蓄（黄县话叫“萹竹儿草”）也

是它喜欢吃的，吃相要斯文得多，只
是掐一段尖儿吃。此外苦苣菜（黄县
话叫“苦丁儿”）、苣荬菜（黄县话叫

“曲木芽儿”）、葎草（黄县话叫“拉驴
蛋儿”）等也列在它的菜单上。我采
来柳叶、桑叶、香椿叶、石榴叶、枣树
叶、刺槐叶喂它，它都不屑一顾，看来
它喜欢吃草叶，不喜欢吃树叶。

周末回城，因为有事，又请了几
天假。好几天没见小兔子，甫一上
班，我就到竹林边的路上转了两趟，
想看看小兔是否安好。小兔子听到
我的脚步声，从竹林里狂奔而来，不
知是太激动了，还是眼神不太好，一
头撞到我的腿上。小兔子的眼睛是
广角镜，视野开阔，但前方的聚焦能
力差些，看来“守株待兔”的故事也是
有生活基础的。

小兔子顾不上疼痛，一蹦老高，来
表达它的狂喜，然后在我眼前汇报表
演：往前跑两步，两个前蹄一使劲，身
子一百八十度调过头来；跑着跑着蹦
起来，身体扭动着，两只后蹄还蹬了两
下；一边跑一边变向，兜个圈子，然后
咣当一下侧着身子躺到草地上，看着
我，好像在说：“我厉害吧？”我按摩它
的背脊和脑后，它舒服得闭上眼睛。

小兔子看上去圆嘟嘟的，但脊骨
如刀，并没有什么肉。看来得给它补
充营养了。我把兔笼搬过来，在食槽
里倒上兔粮和蔬菜干，又抓把提摩西
干草放到笼子里，把笼壁上的滚珠水
瓶取下来洗干净，换上新鲜的水，但
一连两天，小兔子却并不光顾，看来
它是不想再进笼子了。我又把各种
食物拿出些放到笼外，水瓶也调了个
方向，水嘴儿伸到笼外，小兔子还是
不肯到笼子跟前去。我担心它缺乏
营养，就把从家里带来的苹果掰了一
点喂给它，又听到了熟悉的咕噜声。
我想可以用苹果引小兔子到兔笼那
边去。我把苹果放到兔笼跟前。第
二天一早去看，营养粮和蔬菜干都吃
了一点儿，小兔子正端坐在那里很认
真地喝水呢。滚珠水瓶的水嘴儿跟
放大的圆珠笔头一样，小兔已经忘记
了小时候吮奶的本事，只会用两对门
牙嗑咬，如果咬得合适了，滚珠一转，
会带出些水来，小兔子吞咽了接着
咬，所以这水喝得挺费劲，老半天水
瓶里才冒一个泡儿。它专心对付水
瓶的样子也很可爱。

如果时光永远停留在这一刻，该
有多么美好。

又一个周末回来，一连两个晚
上，跑步时只有我一个人，小兔子没
出来陪我，这让我有点不太适应。晚
上回宿舍时，也没见到那突然跑出来
的身影。我弄了大半个苹果放在兔
笼前，第二天早上再看，苹果依然在
那里，只留下几个鸟喙啄过的洞。我
到小兔子惯常去的几处地方寻找，没
有它的踪迹，没有打斗的痕迹，没有
兔毛，没有血迹。我把院子里的角角
落落都找遍了，什么也没有发现。我
问过院子里的人，也都说没有见过。

小兔子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消
失了，没有告别。我宁愿相信，它是
偷偷溜出去了，只为去看看更广阔的
世界，或者是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烙饼的香味
扑进阳光烤熟的季节

一年又一年，漫天星斗洒下的汗珠
被辛勤的风与不知疲劳的阳光
把家乡广袤田园的碧绿
染成黄海滚滚的波浪

收获的命令，常在无声中发出
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无私大地露出奉献者的脊梁

涛声中，蚂蚁不敢沾地奔跑
气喘吁吁的狗把舌头伸长
小草在桑拿间里低下了头
艰辛与刚强炉火放射光芒

锋利的麦芒与阳光对阵
刺痛了炎热的六月，汗珠子
一旦落到当年弯腰收获者脚下
即刻发出吱啦吱啦的声响

黄海的水呀，浪打浪
每当，听到收获阳光的机声响起
我那颗，被扎痛的
镰刀与麦子交手的心
刹那间飞到乡间，飞到爹娘忙收获的身旁

月月鲜艳
却只有淡淡的香

红的，黄的
白的，粉的
宛如你多情的脸

你说你想
既要天天妩媚
又要香气袭人

贪心的你哟
有多少人会
集万般美好于一身

只要你内心四季飘香
总会有人把你连根捧起
栽进他心里的伊甸园

我是一朵花
我的任务是发芽、生长和开花
雨来了采择
风来了花落
这是你我无法预知的抉择

面对太阳和月亮的执着
有柔润的风拂过
面对你的柔情
那是朝霞变幻晚霞
路人欣赏加痴情的迷惑

盛宴易散 良缘归隐
面对舞起的大好河山
我的人生
犹如一颗流星化作扁舟
在缘分的天空划过

我和道奇兔我和道奇兔
王东超王东超

月季花月季花
林海

我是一朵花
林启东

阳光烤熟的季节

杨书清


